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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东方明珠

新西兰的箭镇，人称“淘金小镇”，也

是一个活生生的古定居点，有许多故事要

向世间讲述。但，最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依旧是淘金者。

箭镇风景如画，坐落在箭河畔，一度

是淘金热的现场。小镇保持着它的历史

特色——有 60 多幢经修复的 19 世纪建

筑。虽然，这里还有可能从河里淘到金

子，但对当地人而言，淘金的日子早已一

去不复返。

从箭镇的故事，联想到《淘金记》。这

是查尔斯·卓别林 1924年的作品，也是他

本人钟爱的一部作品。

《淘金记》讲述了一批贫困人士为了

改变自身的命运，前往环境恶劣的美国西

部去淘金。许多人失败了，不是被狂烈的

暴风雪天气吓倒，便是缺乏坚定的意志让

自己留在当地。而小个子流浪汉夏尔洛

不畏艰险，留在了阿拉斯加，并且遇上了

一系列有趣又惊险的事。最后，他幸运地

成为百万富翁，并且抱得美人归。

这个完美的故事结局，似乎落入俗

套。想当年的淘金者中，能有多少人有此

好运呢？这个比例，在淘金者的群体中，

可能不会很高。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

的。”

箭镇的历史，也阐明了这样一个道

理。2014 年，据澳洲《星岛日报》报道，

新西兰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家族，徐肇开

的后人，决心要运先人的遗骨返回广东

番禺安葬。谁是徐肇开？原来他最先到

美国旧金山淘金，之后转往澳大利亚，还

在墨尔本开商店，1869 年转往新西兰南

岛。经过百多年的发展，其家族现有约

600名后人。徐肇开家族在新西兰的“生

根发芽”，可以说是华人在新西兰百余

年历史的一个缩影。回首华人在新西

兰的“安家”路，是一段跨越一个半世

纪，在逆境中拼搏、从屈辱中翻身的坎

坷历史。

从淘金到安家，这是许多华人淘金者

的梦想，也是他们筚路蓝缕的缩影。

据资料：新西兰最早一批华人来自广

东，1865年踏上南岛奥塔哥地区的土地。

那一时期，在淘金的吸引下，一些华人或

东渡加拿大，或南漂新西兰。然而，能够

衣锦还乡的只是凤毛麟角。由于疾病和

贫困，许多人客死异乡。

为了让同胞落叶归根，1883年，新西

兰知名华商徐肇开出资运送 230名矿工

遗骨回国安葬。1901年，徐肇开本人不幸

去世。次年 10月，他的儿子租用英国蒸

汽货轮“文特诺”号，打算运送包括先父在

内的499名华人遗骨回家。

不幸的是，“文特诺”号在新西兰西海

岸触礁受损，返航途中沉没。据说，有 33
具华人棺木被冲上海滩。当地的毛利人

发现后，把尸骨和棺木埋在附近一座山

丘。从此，那座山丘得名“华人山”。

当在箭镇的淘金者历史保护区，看到

那些茅草屋，看到那些淘金者的遗迹，为

他们当年那种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

所震撼，也为他们的自强不息置死地而后

生的不屈精神所折服。

淘金者如此活着，想必他们都有一个

美丽的梦想。因为淘金梦，成为他们生活

的勇气和力量。

如今的箭镇，早已“无金可淘”。但，

他们还有追逐中的“淘金梦”……

75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诞

生了联合国。我这大半辈子，有幸跟联合

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谨以一些琐忆和感

想来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

从初识联合国到半辈子的交道

1950年，我在南汇大团小学上学。一

天，吴剑平老师给我们上课，他愤慨地说，

美帝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把战火烧到鸭

绿江边，中国奋起抗美援朝。从此，在我年

幼的心灵里，记下了联合国这个名字。

1961年，我从南汇中学高中毕业。一

位考上国际关系学院的学长回母校玩，他

说陈毅是他们院长，陈老总说了，越来越多

国家跟中国建交，中国迟早要进联合国，同

学们将来大有作为。也许是“联合国”三个

字触动了我哪根神经，第二天，我便找班主

任成祖义老师，把已填妥的第一志愿改成

了国际关系学院（即后来的外交学院）。

待我进大学学了战后国际关系史，总

算弄清了联合国的来龙去脉，知道战后冷

战期间，美国操纵联合国做了一系列错

事，还长期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

合国的合法席位。1964年 1月，戴高乐将

军造了美国的反，中法建交，引起连锁反

应，中国外交出现了新的局面。

1971 年 10 月 26 日上午，我正陪外宾

在北京民族饭店大厅休息。突然从电视

机里传来播音员激动的声音：第26届联大

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第 2758号决议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

位！顿时民族饭店大厅里爆发出阵阵热

烈的欢呼声和掌声。万万没想到的是，这

个历史性的时刻决定了我开始从事联合

国工作的生涯。两天后我被调回外经部

筹备联合国会议，不久又奉命到纽约中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5年。1977年回

国协助联合国机构设立驻华办事处，并参

与首批联合国援华方案的制订。1982年

应聘到联合国工作，从项目官员逐级晋升

到正司长，还到伊朗、孟加拉和俄罗斯出

任过联合国代表，退休后多次被联合国返

聘，粗算下来跟联合国打了40年交道。目

前任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从事联合

国问题研究并协助国际公务员培训。

千里之行，始于浦东

1972年 8月，我从日内瓦出席联合国

经社会回来，组织上通知我到纽约中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并要我与乔冠华率

领的代表团同行。经乔团长批准，我先回

浦东两天向父母辞行，然后在约定的时间

到虹桥机场与代表团会合，乘法航取道巴

黎飞纽约。在大团高高兴兴地与全家团

聚了一天。临行前母亲在院子里抓了一

把泥土，用手绢包好塞进我口袋，说故土

会保我一生平安。那时南团线和沪南线

路窄车慢，我一路心急如焚。到十六铺好

不容易拦到一辆摩托三轮。开车的师傅

听清情况后二话不说，载着我开足马力，

直奔虹桥机场。这位师傅艺高胆大，不时

操着很重的苏北口音与我交谈。“你到联

合国开会，代表我们中国，了不起呀！”“你

认得乔冠华？我跟伊是同乡，苏北盐城建

湖。”……当摩托三轮提前到达机场时，我

才松了囗气。40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

这位师傅那番激情言语。

联合国里三阵“中国风”

中国重返联合国后，中国代表团团长

乔冠华在第26届联大首次发言。那天，大

会场内外挤满了人，争听来自中国的声

音。乔冠华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帝、反殖、反霸和反种族

主义的主张，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准

则，并提出联合国的事情要由所有会员国

共同来管。乔冠华的讲话赢得了阵阵掌

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大呼痛快。一股

新鲜的“中国风”刮进了联合国，令人振奋。

1974年 4月，毛主席亲自决定派邓小

平率团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他

的传奇人生使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就

热烈欢呼鼓掌，向他致敬，联合国里再次

刮起一阵“中国风”。邓小平在特别联大

讲话那天，我负责安排给记者分发邓小平

发言稿，只见会场座无虚席，盛况空前。

邓小平阐述了毛主席提出来的三个世界

的理论，表示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

边，永不称霸。中国将同世界各国，特别

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推动国际经济

新秩序的建立而努力。他的讲话赢得了

全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第三阵“中国风”是 2015年 9月，习近

平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 70周年庆典和

联合国发展峰会时掀起的。我当时恰巧

正在联合国总部介绍中国民间组织情况，

非常幸运地见证了习近平主席高超的多

边外交的风采。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阐述了中国新时代

外交的一系列主张。习近平主席主持和

出席了五场会议，宣布中国将提供 20 亿

美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设立 10
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

金”。许多国家代表说，习近平主席的这

阵“中国风”给联合国带来了厚礼，带来了

希望。

从会费看中国实力的提升

凡联合国成员国，每年都要给联合国

交会费。会费分摊比例的确定，依据成员

国的GDP/GNI、人口数、支付能力等许多

因素，每三年调整一次。大家知道，《毛主

席语录》里有一句“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

大的贡献”的话，“较大”两个字英文用的是

比较级“greater”，于是中国代表在预算委员

会上就表示：中国打算分两步走，把应缴的

会费比例从4%增加到5.5%，再从5.5%增加

到7%。没过几年，我们发现联合国预算滚

雪球般地增长，对我国很不利。时任联合

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回国时，向周总理作

了请示，之后我们就通知联合国：中国会费

稳定在 5.5%，不再增加。这是中国向联合

国交纳会费的第一个台阶。

再后来，当时财政部派到常驻团工作

的王连生，叫我同他一起仔细研究联合国

计算会费的标准，通过代表团向国内建议

按规定向联合国提供经济、社会统计资

料，终于推动联合国依照支付能力原则重

新调整了中国的会费比例，将 1980—1982
年的比例下调为 1.62%，1983—1985 年为

0.88%，1986—1988 年甚至下调到 0.79%。

这是中国交纳联合国会费的第二个台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

长，近20年来中国交纳联合国会费比例快

速增长。2000年前，中国交纳会费比例才

0.995%，2001 年起每隔 3 年便从 1.541%、

2.053%、2.667%、3.189%、5.148%、7.921%节

节上升，到 2019-2021年度，增至 12.01%，

首次超过日本，名列第二。中国对联合国

维和经费贡献率 2019年也已达 15.22%（5
亿美元），也是名列第二。这是中国交纳

会费的第三个台阶。

中国交纳联合国会费大幅增加，彰显

出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能力和担当。

国礼“世纪宝鼎”

联合国总部陈列着中国政府赠送的

四件礼物。第一件是宽十米、高五米的巨

幅“长城”艺术壁毯，悬挂在二层代表休息

厅的墙上。第二件是陈列在三层的“成昆

铁路”象牙雕塑，生动表现了铁路工程的

艰巨伟大。第三件是中国政府在 1995年

为联合国成立50周年赠送的“世纪宝鼎”，

它高 2.1米，重 1.5吨，雄壮凝重，坐落在联

合国花园的草坪上。第四件是 2015年习

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赠送的“和平

尊”。其中的国礼“世纪宝鼎”是地地道道

的“浦东策划”、“上海制造”。

它的诞生，可谓无巧不成书。1994年

春，我在上海与南中同学王亚仑不期而

遇。几天后，王亚仑给我发来传真，称他

任副主编的《特艺世界》杂志社，希望请联

合国秘书长为其题词。后来经我联络，加

利秘书长果真写来一段祝词，上海的朋友

们喜出望外，大受鼓舞。不久我出差亚

洲，顺道去浦东看望老母。王亚仑携朋友

赶到大团，称为感谢加利秘书长，打算研

制青铜重器“世纪宝鼎”，为明年联合国成

立 50周年献礼。我被这一大胆而美丽的

建议所吸引，答应跟联合国有关部门联络

探讨，并给认识的外交部王光亚司长写

信，转达了上海的建议。钱其琛外长对民

间发起、以国家名义向联合国成立50周年

献礼的主意很赞同，遂签署上报国务院。

1994年 8月，国务院批文正式同意由上海

研制“世纪宝鼎”。1995年 10月 21日，出

席联合国成立 50周年特别纪念大会的国

家主席江泽民，出席了中国向联合国赠送

“世纪宝鼎”的揭幕仪式。事后，上海市开

了庆功会，为表扬我的穿针引线，给我颁

发了一张奖状，并赠一只重12.5公斤的“世

纪宝鼎”子鼎。

故乡浦东，你让我魂牵梦萦

上世纪 70 年代的一次春节招待会

上，我遇见联合国中文审校宋宝尊，交谈

几句便相互认定必是浦东同乡。原来他

是新场人，上世纪 40 年代来美留学后未

曾回过国。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从

此宋宝尊见到我就有说不尽的话。后来

我们一起替南汇在争取外资方面做了些

事。1986 年春节过后，当时已 83 岁高龄

的大团知名爱国民主人士王艮仲老先生

不辞辛劳访美，途经纽约时会见了许多来

自浦东的华人，“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

事”，他们聆听王老的讲话，浓浓而亲切的

乡音一下就拉近了他们跟祖国、家乡的心

灵距离。

明年是我从南汇高中毕业60周年，同

学圈里已有好几位提议“明年春水共还

乡”，我即刻点赞支持，我写道：“1961届南

中三（四）班的集结号吹响了！让我们再

次相聚在魂牵梦萦的故乡浦东和母校南

中。”我还建议大家届时去看望母校明年

的高三（四）班的孩子们，他们比我们年轻

了一个甲子，比当年的我们更幸福、更有

前途。我想鼓励号召更多家乡浦东青年，

将来学有所成，加入国际公务员队伍，献

身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事业。

小时候，我家乡下的老房子是一层

土坯结构的茅草房，屋顶是用稻草盖的，

屋檐有一人多高，若蹦起来还能触碰到

陈年稻草，但屋脊约有四五米高，里面层

高空间宽敞，房梁上挂满了各种篮子。

每年稻谷收上来后，把稻草晾干，父亲便

要上屋顶铺一层新的稻草，有时也铺茅

草或小麦秸秆。

有一次，趁父亲还没搬走竹梯，便偷

偷爬上屋顶，那是我当时爬得最高的建

筑，感觉离天空近了许多。我站在屋脊

环顾四周，人畜家禽均在我脚下，极目远

眺，一马平川。我突然想尝试一下飞檐

走壁的样子，才蹦了几下，人就陷了进

去，被卡在茅草里，下半身已腾空，两脚

拼命蹬踏，双手紧紧抓住房顶上的稻草，

生怕掉下去。这时，我感觉屋内有人抓

住我的脚硬往下拉，我被吓得哇哇大哭，

原来是父亲接住了我。

茅草房冬暖夏凉，经济实惠，尤其寒

冬酷暑，屋内屋外温差明显。冬天，外面

冰天雪地、寒风呼啸，屋内温暖如春，家

的感觉特别温馨。茅草由于日晒雨淋很

容易腐烂，一旦下暴雨，漏水没完没了，

家里人搬出所有能盛水的盆、桶及坛坛

罐罐来接水。要是半夜里下大雨，盛水

的大盆小桶一会儿就溢满，不停地把水

倒掉再来接，全家人要忙活一个晚上。

后来，父亲在茅草房上面加盖了瓦片，家

里漏雨的概率低了，但每隔几年还是要

重新翻修一下。每到修缮时，我总在下

面扶着梯子，眼巴巴仰望着房顶上的父

亲，希望父亲能在茅草里发现几只鸟窝，

然后小心将鸟蛋或雏鸟递给我。

每到夏季，茅草房里蚊子特别多，蚊

子密密麻麻，尽管睡在蚊帐里，耳边还是

能听见蚊子的嗡嗡声，夜里蚊香熏得人

也喘不过气来。家里的老鼠也多，晚上

总能听见它们吱吱的打闹声，每隔一段

时间，父亲便要从镇上买些耗子药回来，

但夏天死老鼠的味道很难闻，有的甚至

找不到它们死在什么位置。后来，祖母

从亲戚家抱来了两只小花猫，我从没看

见过它们是否吃掉了老鼠，只听见它们

每天喵呜喵呜的叫，晚上睡觉果然听不

见老鼠的吱吱声了。

夏天的傍晚，家里的墙壁上还能发

现一些壁虎，它们在墙上爬来爬去抓蚊

子吃，虽然样子很难看，但它们不咬人，

见人就跑。说到吓人的是蝙蝠，白天倒

挂在屋檐下，样子及其丑陋，傍晚时分突

然飞出来吓你一跳，但不会撞到人，有惊

无险。最担惊受怕的是，家门口经常有

赤练蛇盘踞在大青砖上，样子很恐怖，走

路先看脚下，赤练蛇是一种微毒蛇，被咬

轻则浮肿，重则有生命危险。屋顶上的

鸟窝和老鼠气味也经常引来花蛇。有一

年夏天，我抬头发现正梁上卧有一条近 2
米长的大花蛇，吓得屁滚尿流，大呼小叫

直往外逃跑，和进门的祖母撞了个满

怀。祖母淡定地说：“家里的蛇不咬人，

不用怕，也不要去惊动它，更不能打死

它，或许它是我们家哪位先祖来光顾。”

祖母口里念念有词，她的话让我瞬间毛

骨悚然。

春天里的茅草房才是最值得回味

的。天气不冷不热，油菜花刚开，引来了

漂亮的蝴蝶和蜜蜂。茅草房的土墙上，

被蜜蜂们钻成一个个洞孔，蜜蜂从油菜

花田里吸饱了花粉，酿成了蜜回来，身子

肥嘟嘟的，振动着翅膀从洞孔里出出进

进。我用一根细细的竹签，再拿一只小

瓶对着洞口，用小竹签伸进洞里撩拨，蜜

蜂受不了，就乖乖地从洞里出来，正好钻

进瓶里。那时候嘴馋，抓到的蜜蜂拦腰

撕开，在它的尾部挤出金黄的蜜，用嘴吸

吮，有一股甜甜的蜜汁。有时候我也被

蜜蜂尾部的针刺扎到手或嘴，被蜜蜂螫

过的嘴唇渐渐肿翘起来，但一会儿就不

疼了。若是遭到黄蜂攻击，被螫的部位

立即肿胀起来，疼上二三天才可褪去。

后来，农村的生活条件逐渐好转，先

富起来的农民把茅草屋改为砖瓦房，楼

层也从平房改造成二层楼房，有的甚至

建起了三层洋房。我女儿没见过茅草

房，有一次巧遇景区里的茅草房，我告诉

她老家的茅草房的故事，那里藏着我童

年的记忆。如今，住在商品房里，我依然

怀念着那个简陋破旧的经常漏雨的茅草

房，那种质朴、简洁、实用、复古的气息特

别温馨，以及那个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永

远充盈在我记忆的深处。

映
红
的
秋
林
（
水
粉
画
）

□

刘
石
林

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本报

编辑部特邀与联合国结缘 40载春秋的

徐书云老人，听他讲述一位老浦东与联

合国的特别故事。


